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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使用動機與行為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

王嵩音

摘要

本研究探討臉書使用者的使用動機以及使用行為對於社會資本之生活滿意度、人

際信任與公民參與三個層面上的直接與交互作用影響。本研究以科技部 2018 年台灣

傳播調查資料庫進行二手資料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臉書使用動機對於社會資本面向

的影響顯現差異情形，而使用動機和使用時間長度為確實對於社會資本的不同面向具

有交互的作用。新資訊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為正面或負面端賴使用的動機與型態。為

了消遣娛樂使用臉書或長時間地浸淫在臉書世界中不僅降低社會信任感也降低生活滿

意度。但是如果為了工作上或維持人際關係使用臉書，並且在臉書上積極地主動互動

則對於公民參與行為具有正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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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Facebook Usage and Motivations on Social 
Capital

Song-In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rect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Facebook usage, motivations, 

and interaction types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life satisfac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ivic engagement. The author uses data from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CS)’s 

2018 national survey to test five hypotheses.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acebook’s 

impact on social capital was contingent upon the specific usage and motivations of users. 

Using Facebook for pure entertainment was found to be negatively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using Facebook to satisfy needs of social connection and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ivic engagement.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social capital variables were 

moderated by moti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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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交媒體為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傳播科技，因為其互動性高、資訊傳遞快

速、資訊量豐富、娛樂性高等特性。其中 Facebook（臉書）為台灣最多人使用的社交

媒體。平均每個月擁有 1900 萬的活躍用戶，領先其他社交媒體（行銷人，2018）。

臉書快速與低廉的特性立即成為維繫人際關係的絕佳工具。臉書除了維繫舊有

情誼還有透過朋友認識其他朋友而拓展人際關係的功能。因此臉書不僅維繫「強連

結」（strong ties）也能強化「弱連結」（weak ties）。而社交媒體上頻繁的互動、回

應與對話對於使用者而言會感受到情感面向的社會支持，成為一種社會資本的表現

形式。研究已顯示使用臉書除了能維持既有的實體社會資本，也可以更便利地累積弱

連結，增加使用者的社會資本（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研究發現臉書的

使用強度與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社會信任以及公共參與呈現正向但是微弱的關聯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近期研究則發現臉書不僅強化青少年族群的網絡資

本（network capital），也增進其公民參與（Xie, 2014）。該研究進一步發現不同的互

動方式會對社會資本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經過檢閱國內外相關的文獻，可以發現過往文獻在探討社交媒體與社會資本關係

上的問題與侷限。首先，過往相關研究測量臉書使用行為多聚焦於使用時間、頻率、

強度等，卻獲得不一致的結果。從使用時間的角度而言，過往研究網路使用時間對於

社會資本的影響就已發現「時間取代｣（time displacement）的現象。花越多時間使用

網路會降低個人社交活動，既而產生人際疏離，導致人際信任與個人生活滿意度的

降低。而且沉迷網路就沒有時間參與公共與社區活動（Kraut, Patterson, & Lundmark, 

1998；Shah, McLeod, & Yoon, 2001）。但是也有持相反觀點認為網路增進了政治資

訊的傳遞與政治討論的機會，反而能促進公共事務與政治的參與行為（Bimber, 1998, 

2001）。研究進一步發現網路使用的內容與特性才是影響網路使用對於社會資本正面

或負面效益的關鍵因素（張卿卿，2006）。延續同樣的邏輯，臉書對於社會資本的影

響應該取決於使用者尋求的動機和滿足情形（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 ）。有研

究分析臉書社群的使用動機對於參與行為的影響，發現使用動機和行為具有交互的作

用（施琮仁，2016）。因此本研究將重點之一放在探討臉書的使用動機以及動機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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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交互作用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

其次，文獻針對社會資本的測量多僅採用單一面向，譬如生活滿意度或社會信

任，並非完整的社會資本。社會成員之間經常性的互惠與合作關係會強化彼此之間的

信任感，而信任感越高關係則越緊密，越會互相合作參與集體行為，形成一種「良性

循環｣（virtuous circle）（Scheufele & Shah, 2000）。至於生活滿意度方面，研究已證

實社會參與是生活滿意的決定因素（Cohen & Wills, 1985）。研究也發現擔任志工工

作讓參與者覺得充滿自信與滿意（Schaller & Cialdini, 1988）。同樣地，生活滿意度

和人際信任也息息相關。生活滿意是從信任開始，如果生活不滿意就會對周遭的人

產生不信任感，若滿意則會對他人產生較正面的評價（Swords, 1998）。本研究將採

用 Scheufele 與 Shah（2000）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同時從社會資本的內在（生活滿

意度）、人際（人際信任）和行為（公民參與）等三個層次不同的面向作全面性的檢

視，以彌補過往文獻的不足。

國內研究則發現臉書使用程度的高低對於社會資本的面向具有不同的影響，而

臉書上的社會資本對於線上或線下的信任網絡並無顯著的關聯。（曾淑芬、魏婉筑，

2013；陳憶寧，2016）。顯然有關臉書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仍須進一步驗證。此外，

國內外相關研究多針對大學生或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在樣本代表上受到限制。本研

究運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做二手資料分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乃針對全國人口作

隨機抽樣，所得之資料具有推論性。探討臉書的使用動機與型態對於社會資本的不同

面向之影響值得觀察。也期望藉本研究能豐富臉書和社會資本的文獻。

貳、	 文獻探討

一、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一)社會資本定義

法國社會學者 Bourdieu 與 Wacquant（1992）對社會資本下的定義是：「社會資

本是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這樣的資源可以來自於個人或團體，且必須擁有一

個長期而穩定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可能具有一種被團體內成員所共同接受且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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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化關係｣（Bourdieu & Wacquant, 1992, p. 119）。

而美國社會學者 Coleman（1988, 1990）則是認為人們可以透過與其他人之間的

關係來累積資源，因此強調社會結構對於團體成員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本數量有很大影

響，並且信任和依賴也是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而社會資本就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

樣，是具有生產性的。除此之外，社會資本對於個人的資源取得也較有助益，個人可

透過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讓特定目的被達成。Coleman 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屬於從功能

取向進行討論。相較於 Coleman 用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Bourdieu 則是從階級和網絡

關係的觀點來定義社會資本。Bourdieu（1986）認為，其他型態的資本像是文化資本

或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會互相影響。並且有兩個因素會影響人們可能擁有的社

會資本數量，一個是人們所能有效動員的社會網絡的大小，另一個是人們所在團體的

成員所擁有的其他型態資本的數量。

根據以上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社會資本為一種人們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並

可以運用此一資源來創造更多資本。而在使用和創造社會資本的同時又往往是伴隨著

個人關係所產生的收益。個人透過與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彼此互動，可以形成自己的

個人網絡，也就是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所產生的效益。

（二）社會資本的面向

Putnam （2000）認為社會資本為公民社會運作的核心，提供公民合作與共同

解決社區問題的重要基礎。如果一個社會中民眾彼此之間關係疏離 不但會造成個人

生活滿意度降低及憂鬱患者增加（Kraut, et al., 1998），更可能因為公民參與公共事

務的意願低落，造成沒有效率的政府，而阻礙了公民社會發展。Putnam（1995）將

社會資本區分為兩大組成要素：「人際信任」（social trust）與「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Shah, Kwak, & Holbert（2001）也對社會資本有相似定義，認為社會資

本是因應社群之共同行為所需要的互信、 規範與社會關係之資源。社會資本乃一多面

向之概念，除了包括 Putnam（1995）提出的兩項指標外：人際關係的「信任程度」

（interpersonal trust）及「公民參與程度」（civic engagement），還包含「生活滿意程

度」（life satisfaction）。而學者 Scheufele 與 Shah（2000）則指出社會資本包含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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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內在（intrapersonal）、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以及行為（behavioral）等三個

面向。個人內在面向的社會資本意指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人際之間的面向則是指對其

他人的信任。至於行為面向則是個人對於社會的參與。

生活滿意度反映個人對於生活周遭環境的評價。研究指出生活滿意度取決於個

人的社交網絡，而頻繁的人際溝通對與生活滿意度具有正面影響（Diener, Sandvik, & 

Payot, 1991）。 民眾透過臉書可以更有效地的維繫關係以及擴充人際網絡，因此應

該能增進使用者的生活滿意程度。至於人際信任是一種個人主觀的心理狀態，也是一

種信念，認為其他人不會有意或無意的傷害自己。人際之間通常認識越深則信任感越

強。臉書的實名制讓使用者可以獲得對方詳細的資訊，也降低了因陌生導致的不確定

性，有助於增進信任感。在公民參與方面，個別公民在 Web2.0 情境下可以不受時間

與空間限制，透過相連的社群網絡，散播訊息的成本極低，能有效地聚合、分享與溝

通成員之間的關係與資訊，也能刺激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實際的線下參與。

本研究之重點就是探討臉書使用者的使用動機以及使用行為對於社會資本之個人

內在、人際之間與公民參與層面上的影響。

二、臉書使用動機與社會資本

要研究臉書的使用行為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不應僅觀察使用臉書的時間

或強度，還需要檢視使用者使用臉書背後的動機。學者建議運用使用與滿足的研

究途徑（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探討臉書的使用動機與社會資本的關連

（Venenzuela, Park, & Kee, 2009）。近期有研究分析臉書的使用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

關聯，發現臉書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非使用者（Stieger, 2019）。不過該研究

也建議需要進一步探討臉書的使用動機，因為不同的動機所產生的影響會有差異。

媒介使用與滿足途徑主要探討閱聽人對於大眾媒體或是其他資源在個人社會

和心理層面的期望需求，導致有不同媒體暴露的模式（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由於新興媒體出現，學者轉變成以網路新興媒體為研究重點。新、舊媒體在

閱聽人的使用動機方面可能有相同之處，譬如資訊獲得、社交、打發時間、娛樂等；

但新媒體所獨有的特質，如互動性、即時性等，則可能會引發閱聽人有別於舊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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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動機。

針對網路新媒體文獻指出使用動機包含：（1）工具性動機：使用者可以不受時

空限制，隨時查詢或下載所需要的資訊；（2）娛樂性動機：使用網路可以滿足娛樂

或打發時間的需求；（3）社交性動機：使用網路擴展人際關係範圍、維繫舊情誼或

結交新友。該研究發現，網路使用動機可以用來解釋、預測網路使用行為，其中具有

社交性動機的使用者，多會從事網路的互動行為（王嵩音，2007）。

社交媒介使用者則特別重視個人肯定、自我認同等心理層面的動機需求，以及與

他人互動來解決問題等社會互動層面的動機需求（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

基於社交媒體的互動性特質，虛擬社群不僅只是聚集一群具備共同特質或信念的使用

者，同時也會鼓勵彼此交流並發表看法，藉以凝聚社群成員的共識，讓成員覺得有歸

屬感。因此民眾透過社交媒介瀏覽資訊、發表想法、與其他虛擬社群成員交流互動，

而在參與網路社群的過程中，滿足了資訊、娛樂、社會互動、個人認同等的需求。

過往探討臉書使用動機和社會資本關聯的研究很少。早期研究（Raacke & Bonds-

Raacke, 2008）發現社交媒體最主要的使用動機是維持人際關係，也就是社交性的

動機，會累積個人的社會資本。過往文獻曾整理不同的臉書使用動機與社會資本

的關連。首先，為了獲得個人認同的動機使用臉書可以提升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

（Venenzuela, Park, & Kee, 2009）。而如果使用者是為了資訊需求上的動機使用臉

書，則可能會增進使用者在社區以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臉書使用者透過線上的社

群參與也可能增進人際之間的信任感（Kobayashi, Ikedo, & Miyato, 2006）。再者，社

會整合的動機會讓使用者產生對於社群的歸屬感以及連結性，既能增進社會信任感，

也能促進集體的公共參與行動（Venenzuela, Park, & Kee, 2009）。

上述動機均會對於社會資本產生正面的效應。然而研究也發現如果使用者是為了

純粹消遣或娛樂的動機使用臉書，則對於社會資本具有負面的影響。因為長時間沉浸

於臉書上娛樂的內容或互動將會轉移使與者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進而降低公共事務

的參與（Nyland, Narves, & Bech, 2007）。

此外，研究也發現尋求資訊的動機會較娛樂的動機更能影響公民的參與程度

（Park, Kee, & Valenzuela, 2009）。國內學者王泰俐（2013）分析 2012 台灣總統大選

期間臉書使用者的動機如何影響選民的選舉參與行為。研究發現臉書表達自我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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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政治資訊需求動機皆與政治參與行為有正相關。施琮仁（2016）以臉書科學社

群「Pansci 泛科學」使用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行為和動機對於資訊參與和公民參

與兩種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社交動機同時和兩類參與有關，但娛樂、自我定位、資

訊動機則僅和公民參與有關。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動機項目區分為娛樂性動機以及娛樂性動機之外的其他動機

項目。如果使用臉書是為了個人認同、社交或工具等非娛樂性的動機，可能會對於社

會資本具有正面的效應。但是如果是為了娛樂的動機使用臉書，則可能會對於社會資

本具有負面的效應。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個人、社交、工具等）正向預測社會資本。

　　假設一 a：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個人、社交、工具等）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假設一 b：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個人、社交、工具等）正向預測人際信任。

　　假設一 c：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個人、社交、工具等）正向預測公民參與。

假設二：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社會資本。

　　假設二 a：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假設二 b：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人際信任。

　　假設二 c：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公民參與。

三、臉書互動型態與社會資本

前述國內外研究針對社交媒體的使用行為多數以使用頻率或時間作為測量，卻忽

略了最重要的互動類型。國外研究顯示主動的互動形式可以強化社會資本，但是被動

的互動形式則沒有強化的效果（Burke, Kraut, & Marlow, 2011）。另有研究發現不同的

互動方式所產生的影響具有差異，並建議更仔細地探討各種社交媒體的活動對於不同

面向的社會資本的影響（Xie, 2014）。因此本研究將探討臉書使用的互動型態以彌補

文獻的缺失。

臉書的主要互動功能包含塗鴉牆（The Wall）、相片（Photo）、聊天室（Chat 

room）等，而這些功能中具有不同的互動機制，如發文、按讚、留言、分享。人們能

夠透過這些不同功能上的互動機制跟進彼此的即時近況，如發布的最新動態、相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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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按讚的內容。除此之外，使用者亦能夠看到的貼文下方透過留言、按讚或是分

享即時回應彼此。本研究欲聚焦於臉書功能上「塗鴨牆（The Wall）」、相簿所發布

的「照片（Photo）」、「聊天室（Chat）」三個功能：

本研究將臉書互動機制上的互動行為分為主動與被動的互動類型。「主動的互動

形式」是指生產內容的行為，如「留言」、「分享」、「發佈」訊息、使用者藉由主

動生產內容的方式提高自己在臉書上出現的機率，而這也提高了與他人的互動機會。

「被動的互動形式」是指完全沒有生產內容的互動形式，如瀏覽、觀賞行為，使用者

在臉書上瀏覽或觀賞彼此的塗鴉牆的資訊、照片。在臉書上沒有生產內容，一方面會

使得自己不容易在臉書動態頁面上出現；二方面也會因為沒有話題而不會產生互動行

為，互動的品質則較低。

依據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三：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社會資本。

　　假設三 a：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假設三 b：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人際信任。

　　假設三 c：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公民參與。

假設四：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社會資本。

　　假設四 a：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假設四 b：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人際信任。

　　假設四 c：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公民參與。

四、臉書使用時間和動機之交互作用

過往研究顯示網路新科技的使用對於社會資本具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因此

並不是新科技本身而是新科技的使用動機與型態會提升或降低個人社會資本的程度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將此觀點運用於探討社交媒體對於社會資本的影

響亦然。社交媒體使用者能夠在使用過程中維繫可能因距離而流失的社會資本，也能

建立新的友誼，增加社會資本。臉書註冊前須提供真實姓名等個人資料，個人頁面

上具有專屬自己的封面等功能，且可以透過塗鴉牆、表情符號表達自我。若想要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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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則必須是使用者雙方同意才能成為好友，雙方同意後才能成為同一網絡。臉書

提供了進行更大規模的網絡建構的機會，並能透過臉書連結更多異質性的朋友彼此互

動。

國外的相關研究（Ellison, et al., 2007）指出使用臉書除了可以維持線下既有的社

會資本，也可以協助使用者累積弱連結，並且能讓使用者透過更簡單便利的方式，來

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研究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可以同時增加個人社會資本（Boase 

& Kobayashi, 2008），也會促進社區志工行為（Johnson & Perlmutter, 2011），甚至改

變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Zun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其他臉書相關的研

究（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也呼應了 Ellison 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臉書的

社會網絡網站特質，能讓使用者增加社會資本，並且臉書的使用程度也與學生的生活

滿意度、社會信任以及公共參與呈現正相關。

國內研究（陳憶寧，2016）以旺中案爭議為案例探討臉書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

聯，發現臉書使用程度的高低對於生活滿意度以及政治參與具有正向關係，但是臉書

使用對於社會信任卻是負向影響，論文推論臉書使用動機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另有研

究（曾淑芬、魏婉筑，2013）則發現大學生臉書使用越頻繁，其臉書上的社會資本

越多，但是臉書上的社會資本對於線上或線下的信任網絡並無顯著的關聯。施琮仁

（2016）之研究則進一步發現使用頻率能夠中介與調節動機對於公眾參與的影響。

國內外相關研究針對臉書使用行為的測量雖然多樣，但基礎與共通的測量方式均

為臉書使用的時間長度（Stieger, 2019；Venenzuela, et al., 2009；Xie, 2014；Zuniga, et 

al., 2012；陳憶寧，2016）。本研究因此亦以使用臉書時間以及使用動機兩者的交互

作用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五：臉書使用時間和使用動機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

　　假設五 a：臉書使用時間和使用動機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具有交 互作用。

　　假設五 b：臉書使用時間和使用動機對於人際信任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

　　假設五 c：臉書使用時間和使用動機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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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調查樣本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二次的資料，調查母體為

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調查採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抽出受訪對象。首先根據下列標準將台灣各鄉鎮分為六層：人口密度、教育

程度、65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15 ～ 64 歲人口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百分比、商業就

業人口百分比等相關指標。在抽樣時，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數，依其人口數

比例來分配各分層欲抽出之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抽取一定數目的鄉

鎮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數之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中選村里中再同樣依等距抽

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最後完成樣本數為 2028。

在樣本代表性檢定部分，利用內政部所提供之 107 年度 12 月份的人口資料進行

檢定以瞭解該調查抽出樣本的人口特徵分布是否與母體資料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實際

檢定項目包括（1）性別，（2）年齡，（3）年齡 × 性別三分組，運用卡方分析檢定

結果顯示此次調查樣本與母體之間並無顯著不同。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臉書使用者進行分析。在總樣本人口（2028 人）中，使用臉

書比例為 65.7%（1333 人），而不使用臉書比例為 34.3%（695 人）。 後續分析將以

1333 位臉書使用者為分析對象。

二、變數測量

（一）自變數

1.臉書使用動機

臉書使用動機是由一組 13 個二分名目標尺所組成的題項測量，經過因素分析區

分為個人（Cronbach’s α=.64）、社交（Cronbach’s α=.71）、不得不使用（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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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79）、娛樂（Cronbach’s α=.69）和工具（Cronbach’s α=.54）等五個面向。根據學

者 Guilford（1965）的標準，臉書使用動機的五面向基本上皆符合可信的標準。本研

究並以加總方式歸併五個動機面向，進行後續分析。本研究將動機面向進一步區分為

娛樂動機面向與非娛樂動機面向。其中因素四為娛樂動機，其餘四個因素歸類為非娛

樂動機。詳細內容如表一：

動機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個人 社交 不得

不使用
娛樂 工具

展現個人特色 .85
分享個人評論 .64
交新朋友 .63
維持親友關係 .73
聯絡事情 .67
與朋友分享心情 .52
怕漏掉親友事情或話題 .89
怕漏掉同儕事情或話題 .85
打發時間 .84
娛樂 .81
工作所需 .73
安排活動 .72
逃避工作 .64
特徵值 1.96 1.71 1.71 1.69 1.68
解釋變異量 15.05% 13.19% 13.14% 13.02% 12.95%
總變異量 67.33%

表一：臉書使用動機

2.互動類型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臉書上的互動頻率，受訪者回答頻率的方式分為：從來沒

有、很少、有時、經常等四種。經因素分析發現臉書之互動類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

被動類型，包括「在臉書上看朋友的發文或照片」以及「在臉書上看朋友所分享或轉

貼的訊息」的頻率（Cronbach’s α=.81）。第一種是主動類型，包括「在臉書上發文或

發照片」以及「在臉書上分享或轉貼訊息」的頻率（Cronbach’s α=.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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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時間長度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一天大概使用臉書多長的時間。資料顯示平均的使用時間為

101 分鐘，即約一小時 40 分鐘。

（二）依變數

本研究之依變數為社會資本的三個面向，分別是生活滿意度、社會信任以及公民

參與。

1.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為五個題項所構成之量表測量，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生活」、「工

作」、「社交生活」、「健康」、「自己」的滿意程度。量表採取李克特五點量表計

分方式，每題由非常滿意的 5 分至非常不滿意的 1 分。 五個題項加總後成為生活滿意

度面向。經信度檢測 Cronbach’s α 值為 .83，達非常可信的程度。

2.人際信任

社會信任則由三個題項測量，分別詢問受訪者「一般來說，你認為人是可以信任

的還是與人來往要儘量小心？」、「一般來說，你和人可以互動得很好嗎？」、「一

般來說，生活中與你互動的人大多尊重你對事情的看法嗎？」。量表也採五點量表計

分。三個題項加總後成為社會信任面向。經信度檢測 Cronbach’s α 值為 .92，達非常可

信的程度。

3.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的測量方法測量方法是請受訪者指出平常參與下列四種活動的頻率：

（1）參與社區或地方改造工作（例如：向鄰里長反映社區問題、美化社區環境、參

加抗議活動、連署請願書等）；（2）擔任義工（例如：到慈善或公民團體作志工、

整理社區環境、擔任學校交通安全導護、宣導資源回收、傳佈公民團體訊息等）；

（3）參加社區或公民團體集會與活動（例如公寓大樓委員會、社區或鄰里集會、民

間社團集會、鄉、鎮、市、村里民大會、農漁民集會、社區婦女、家長集會等）；

（4）參加地方政治性社團活動（例如：地方性政黨集會、政治人物服務處、後援會

等）。 受訪者回答的方式分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等四種。四個題項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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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成為公民參與面向。經信度檢測 Cronbach’s α 值為 .81，達非常可信的程度。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描述統計

首先，從臉書使用者的使用時間觀察，資料顯示受訪 1333 位臉書使用者平均一

天使用臉書 101 分鐘，大約是一小時 40 分鐘，標準差為 126.36，中位數及眾數皆為

60 分鐘。臉書使用者被動使用型態的頻率（M=3.28，SD=.76）顯著高於主動使用型

態的頻率（M=2.37，SD=.77）（t =-37.68，p =.000）。臉書使用者比較常在臉書上看

朋友的發文或照片以及朋友分享的訊息多過於自己發文或分享及轉貼訊息。

二、假設檢驗

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進行假設驗證。在自變項方面，第一階層輸入人口學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層以及教育程度。第二階層輸入臉書使用動機，包含五項的動機面

向。第三階層輸入臉書使用時間長度。第四階層輸入臉書互動類型。第五階層則輸入

臉書使用動機與時間長度的交互作用。依變項則分別輸入生活滿意度、人際信任以及

公民參與等三個社會資本的面向。表二呈現最後階層迴歸分析之結果，從第一階層到

第四階層的分析結果則以文字敘述為主。詳細檢定結果見表三。  

首先在社會資本之生活滿意度方面，第一階層人口學變項中，性別（β = -.09, p < 

.01）與教育程度（β = .07, p < .05）均達顯著預測力。女性和教育程度越高者生活滿意

度越高。第二階層加入臉書使用動機之後，三項人口學變項皆達顯著。女性、年齡較

長和教育程度較高者生活滿意度越高，而個人動機（β = .06, p < .05）以及不得不使用

的動機（β = .07, p < .05）對於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使用者越想要透過臉書展現

個人特色，或越是因為不想錯過親友話題而使用臉書，其生活滿意度就越高。因此假

設一 a 部分成立，假設二 a 不成立。第三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與教育程度依

然顯著，而個人（β = .07, p < .05）、社交（β = .06, p < .05）和不得不使用動機（β = 

.07, p < .05）也達顯著。臉書使用的時間長度（β = -.08, p < .01） 則和生活滿意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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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負向關係。意即平均一天臉書使用的時間長度越長，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就越

低。第四階層加入互動類型，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不得不使用動機和臉書使用

時間仍然達顯著，而被動類型（β = 0.07, p < .05）能顯著預測生活滿意度。臉書使用

者越常在臉書上被動地互動則生活滿意度就越高。因此假設三 a 和假設四 a 不成立。

最後在第五階層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教育程度、社交動機、臉書使用時間長

度和被動互動類型依然顯著預測生活滿意度，而個人使用動機和使用時間長度的交互

作用（β = .13, p < .05） 也可顯著預測生活滿意度。假設五 a 部分成立。

其次在社會資本之人際信任面向方面，第一階層中教育程度（β = .08, p < .01） 有

顯著預測力，教育程度越高人際信任程度越高。第二階層加入臉書使用動機之後，教

育程度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娛樂動機（β = -.10, p < .01）則顯著地負向預測人際信任，

使用者娛樂動機越強，則人際信任程度越低。第三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

依然顯著，而娛樂動機（β = -.09, p < .01）和工具動機（β = .06, p < .05）也達顯著。

假設一 b 部分成立，假設二 b 也成立。臉書使用的時間長度（β = -.07, p < .05） 則和

人際信任程度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意即平均一天臉書使用的時間越長，使用者的人

際信任程度就越低。第四階層加入互動類型，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娛樂動機、工

具動機和臉書使用時間仍然達顯著，而被動類型（β = .07, p < .05）能顯著預測人際信

任程度。臉書使用者越常在臉書上被動地互動則人際信任成度就越高。因此假設三b 

和四 b 均不成立。最後在第五階層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娛樂動機、工具

動機、臉書使用時間長度和被動互動類型依然顯著預測人際信任程度，而社交使用動

機和使用時間長度的交互作用（β = .25, p < .01） 也可顯著預測人際信任程度。假設五 

b 則是部分成立。

最後在社會資本之公民參與面向方面，第一階層中年齡（β = .17, p < .001）和教

育程度（β = .07, p < .05）有顯著預測力。年齡越長而教育程度越高則公民參與的程

度越高。第二階層加入臉書使用動機之後，不得不使用動機（β = -.06, p < .01）和工

具動機（β = .08, p < .01）可以顯著預測公民參與行為，但是不得不使用動機是負向而

工具動機是正向影響。意即如果臉書使用者越不是因為不想錯過親友的事情或話題使

用臉書則越會參與公民或社區事務，而使用者越為了工作與安排活動使用臉書則越會

參與公民或社區事務。因此假設一 c 部分成立，假設二 c 不成立。第三階層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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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年齡和教育程度依然顯著，而社交動機（β = .08, p < .01）和工具動機（β 

= .08, p < .01）也達顯著。使用者越是為了維繫關係與聯絡以及為了工作與安排活動

使用臉書，就會越常參與和公眾或社區有關事務。第四階層加入臉書互動類型，分析

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都達顯著；而社交動機和工具動機也依然可以顯著預

測公民參與。分析結果也顯示，主動互動類型和被動互動類型均可以顯著預測公民參

與，但是主動類型是正向（β = .13, p < .001），而被動類型是負向（β = -.08, p < .01）

影響公民參與程度。意即臉書使用者越不是被動而是主動地在臉書上發文、分享或轉

貼訊息則越會常參與公共與社區相關的事務和活動。因此假設三 c 和四 c 均成立。至

於在第五階層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依然是顯著的預測變項。社交動機和工具動機可

以正向影響公民參與，而不得不使用動機則是負向影響公民參與。在第五階層迴歸中

臉書使用時間長度也顯著正向預測公民參與。在交互作用方面，社交動機與用時間的

交互作用（β =-.16, p < .05）是顯著負向預測公民參與，而不得不使用動機與使用時間

長度的交互作用（β = .11, p < .05）則是正向預測公民參與行為。因此假設五 c 則是部

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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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度 人際信任 公民參與
人口學變項
性別 -.09** .00 .06*

年齡 .05 .03 .19***

教育程度 .06* .07* .06*

R2 .013 .006 .028
動機
娛樂動機 -.04 -.10** -.02
個人動機 -.01 .05 -.01
社交動機   .06** -.05 ..11**

不得不使用動機 .05 .02 -.11**

工具動機 .01 .10** .08*

ΔR2  .018 .015 .018
使用時間長度 -.14*      -.21** .16**
ΔR2  .006 .004 .002
互動類型
主動類型 .02 .01 .13***

被動類型  .07* .07* -.08**

ΔR2 .005 .004 .015
交互作用
娛樂 × 使用 -.01 -.01 -.05
個人 × 使用 .03* -.02 -.05
社交 × 使用 -.01 .25** -.16*

不得不 × 使用 .03 -.02 .11*

工具 × 使用 -.03 -.06 .01
ΔR2 .005 .008 .007
Total R2 .046 .037 .070

表二：臉書使用動機與行為和社會資本之關係

註 1.表格內數值為最後一階層 Beta 值
註 2.*p < .05；**p < .01；***p < .001

為了更清楚呈現此交互作用的關係，本研究將動機以及使用時間長度皆區分為

高、中、低三種等級，並計算對應的三個社會資本面向的數值。高、中、低三種等級

之區分以總分的第 73 百分位為高分組臨界分數；而總分的第 27 百分位為低分組臨界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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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一所顯示，在生活滿意度面向上，個人動機的高低和臉書使用時間長度呈現

交互作用。在個人動機低等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較短則滿意度最高；個人動機中等

程度時，則使用時間長度為中等程度時滿意度最高；個人動機高等程度時，使用時間

長度也為中等程度時滿意度最高。

圖一：個人動機與使用時間在生活滿意度的交互作用

至於在人際信任的面向上，社交動機的高、中、低程度也和使用時間的高、中、

低程度具有交互作用。如圖二所顯示，在人際信任面向上，社交動機的高低和臉書使

用時間長度的呈現交互作用。在社交動機低等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高等程度時之人

際信任程度最低；社交動機中等程度時，則使用時間長度最低程度時，人際信任程度

最高；社交動機高等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程度高時，人際信任程度為最高。

最後在公民參與面向上，社交動機以及不得不使用動機的高、中、低程度和使用

時間長度的高、中、低程度具有交互作用。首先在社交動機與使用時間長度的交互作

用方面，如圖三顯示，在社交動機低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程度低時公民參與程度最

低，而中等程度時公民參與程度最高；在社交動機中等成度時，使用時間長度程度高



141臉書使用動機與行為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

資訊社會研究 42 (2022) 123-150

時公民參與程度最低；而在社交動機高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程度中等時公民參與程

度較高。圖四顯示不得不使用動機的高、中、低程度和使用時間長度的高、中、低程

度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得不使用動機程度低時，使用程度中等時公民參與程度最高；

不得不使用動機中等程度時，使用時間長度程度低時公民參與程度最高；不得不使用

動機高等程度時，則使用時間長度程度高時公民參與程度最高。

圖二：社交動機與使用時間為在人際信任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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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社交動機與使用行為在公民參與的交互作用

圖四：不得不使用動機與使用行為在公民參與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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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研究假設檢定

  假設內容   檢定結果
假設一 a 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部分成立
假設一 b 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正向預測人際信任 部分成立
假設一 c 臉書的非娛樂性動機正向預測公民參與 部分成立
假設二 a 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不成立
假設二 b 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人際信任 成立
假設二 c 臉書的娛樂性動機負向預測公民參與 不成立
假設三 a 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不成立
假設三 b 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人際信任 不成立
假設三 c 臉書主動互動型態正向預測公民參與 成立
假設四 a 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不成立
假設四 b 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人際信任 不成立
假設四 c 臉書被動互動型態負向預測公民參與 成立
假設五 a 臉書使用行為和使用動機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具有

交互作用。
部分成立

假設五 b 臉書使用行為和使用動機對於人際信任的影響具有交
互作用

部分成立

假設五 c 臉書使用行為和使用動機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具有交
互作用

部分成立

伍、討論

本研究運用台灣調查資料庫 2018 年的全國隨機樣本為研究對象，針對本研究提

出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以下將各項結果作綜合討論。

首先，統計受訪的 1333 位臉書使用者平均每日使用臉書的時間長度為 101 分

鐘。這個數字相較 2017 年的調查結果為 123 分鐘，降低了一些使用時間。而同樣樣

本中平均每日使用 LINE 的時間為 130 分鐘。使用臉書時間的消長是否和使用LINE有

關值得後續觀察。

過往文獻發現臉書的使用對於社會資本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究其因和其所採

用的社會資本面向有關。本研究則將社會資本的三個面向均納入探討，發現臉書使用

時間長度對於社會資本的三個面向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臉書使用時間越長生活滿

意度以及人際信度越低，但是公民參與程度卻越高。這個結果顯示臉書對於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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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不宜以偏概全，必須整體觀察。

在社會資本的第一個面向生活滿意度方面。本研究發現臉書使用時間長度對於生

活滿意度是負向相關，也就是臉書使用時間越長，生活滿意度就越低。若是從使用動

機觀察，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社交和不得不使用動機都能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動機為所有動機面向中最強的預測變數。臉書使用者為了維持關係

以及分享心情的原因使用臉書能夠顯著地預測其生活滿意度。個人對於社交關係的滿

意度是生活滿意度重要的一環，而臉書的功能有助於維持良好社交關係，因而提升生

活滿意程度。使用時間長度和使用動機對於生活滿意度不一致的結果說明要考量兩者

之間的交互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動機和使用時間長度對於生活滿意度具有交互作

用。在低度使用時間，個人動機和生活滿意度呈現負向關係；而在高度使用時間，個

人動機則和生活滿意度呈現正向關係。

在社會資本第二個面向人際信任方面，結果顯示臉書使用時間對於人際信任也是

負向關聯。臉書使用時間長度越長，人際信任則越低。從使用動機觀察則發現娛樂性

動機負向預測人際信任，然而工具性動機則正向預測人際現任。意即使用者娛樂動機

越強，則人際信任程度就越低。有研究（Al-Menayes, 2015）指出娛樂動機是使用社

交媒體的重要動機之一並顯著影響使用的行為。然而為了娛樂的目的使用臉書卻對於

社會資本沒有助益，尤其不利於人際信任程度。但是工具性動機越強，則人際信任度

越高。越希望從臉書上獲得娛樂，可能會沉浸於臉書的世界而疏於人際方面的互動，

因而影響使用者對於他人的信任感。但是若使用者越是為了工作上的需求以及安排活

動使用臉書，則人際的信任度越高。進一步分析動機與使用行為的交互作用的結果也

顯示在低度使用時，社交的動機和人際信任呈現負向關係；而在高度使用時，社交動

機和人際現任呈現正向關係。

至於在社會資本第三個面向公民參與方面，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和生活滿意度和

人際信任兩個面向不同之處。臉書使用時間長度是正向預測公民參與行為。也就是臉

書使用時間越長，使用者公民參與的程度就越高。臉書使用者透過臉書聯絡事情也有

助於使用者參與各項的公共事務，因此提升公民參與程度。此項結果與國外研究一致

（Johnson & Perlmutter, 2011）。在使用動機方面，社交性以及工具性的動機均對於公

民參與具有正向關聯，也就是為了維持關係、聯絡事情以及為了工作和安排活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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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臉書會有助於提升公民參與行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不使用的動機負向預

測公民參與行為。不得不使用動機比較屬於被動型的動機。如果使用者是因為不想要

錯過親友的訊息而使用臉書會降低其公民參與頻率。這顯示公民參與行為需要依賴主

動性的使用動機。資料分析顯示有二項動機和使用行為對於公民參與具有交互作用。

無論是在使用時間為高度或低度時，社交動機都和公民參與程度呈現正向關係。但是

在中度使用時間長度時，社交動機低度比中度公民參與程度高。最後不得不使用動機

和使用程度也對於公民參與具有交互作用。在低度使用時間長度，不得不使用動機和

公民參與呈現負向關係；而在高度使用時間長度，不得不使用動機則和生活滿意度呈

現正向關係。

整體而言，若個人或社交動機不夠強的情況下，即使臉書的使用時間長度增加也

不會提升社會資本。本研究發現使用者越想要在臉書上展現個人特色與結交新朋友，

臉書使用時間長度中度時，生活滿意度則越高。意即使用者若積極地想要使用臉書維

繫舊關係並結交新朋友，或是展現個人的特色，並不需要長時間使用臉書便能達到目

的，進而提升其生活滿意度。再者，若使用者社交動機高，臉書使用時間長度為中度

時，公民參與的頻率最高。意即使用者若想使用臉書作為維繫友誼與分享心情，也不

需要長時間使用臉書，便能增進其參與地方政治、社區活動與擔任義工的頻率。因此

使用動機確實為決定臉書使用時間長度是否能增進社會資本的關鍵因素。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長時間使用臉書便可能降低動機對於社會資本的效應。這也呼應前述有關「時

間取代」的現象。國外研究也證實使用臉書的時間越長則生活滿意度就越低（Stieger, 

2019），顯示長時間使用臉書可能引發成癮（addiction）的負面效應。因此臉書固然

可以促進個人社會資本的累積，然而一旦發展為成癮的使用行為，就會帶來負面的影

響。

最後在臉書的互動型態方面，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主動的互動類型可以顯著的預測

公民參與行為，卻和其他兩個社會資本的面向無關聯。相反地，被動的互動型態和生

活滿意度以及人際信任具有正向關聯，卻和公民參與負向相關。如此結果部分呼應國

外文獻（Park, Kee, & Valenzuela, 2009；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Xie, 2014），

臉書上的主動互動行為可以強化人際關係，也會促進參與者進行實體社會之集體行

為，譬如參與社區事務或擔任社區志工等。然而若是在臉書上以被動式型態互動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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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公民參與行為。這也顯示社會資本中屬於態度面向和行為面向上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證實不同的臉書使用動機對於社會資本面向的影響顯現差異情形，而

使用動機和使用時間長度為確實對於社會資本的不同面向具有交互的作用。新資訊科

技對於社會的影響為正面或負面端賴使用的動機與型態。為了消遣娛樂使用臉書或長

時間地浸淫在臉書世界中不僅降低社會信任感也降低生活滿意度。但是如果為了工作

上或維持人際關係使用臉書，並且在臉書上積極地主動互動則對於公民參與行為具有

正面的效益。本研究聚焦於臉書的使用動機和時間長度的交互作用，對現存文獻多僅

以臉書使用時間作為單一變數的不足有所貢獻。而透過全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完整呈

現臉書與社會資本的關聯，亦擴展了現有國內外文獻多以學生族群作為研究對象的限

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分析，僅能就傳播調查資料庫現有題項作

分析而有所限制。本研究之多數概念的測量雖然在效、信度方面達到標準但仍嫌不夠

完整，例如工具動機的信度值較低。此外，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臉書使用動機以及使用

時間長度和互動型態對於社會資本的解釋力不高，最高僅 7%。因此尚有其他因素影

響社會資本，例如人格力量（personality strength）（Scheufele & Shah, 2000）或是策

略性社交梳理行為（strategic social grooming styles）（Lin, 2019）等，建議後續研究

可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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